
被遺忘的湖南鉈污染，潛藏着哪些隱憂？

當地長年存在的重金屬污染問題，是否需要另一場環境危機才能再次得到關注與回應。

2024年6月19日，中國湖南長沙，暴雨過後的湘江水位上升，一位居民在洪水中。攝：Hong Tao/VCG via Getty Images

2025年的3月中旬，湖南再次發生鉈（tā）污染事件，在湘江支流耒水河檢測到鉈濃度異常。污染

發生在耒水郴州—耒陽跨市斷面，檢測出鉈濃度為0.13微克/升，而集中生活飲用水的標準限值為

0.1微克/升。

污染發生後，當地相關部門啓動了突發環境事件Ⅳ級應急響應，並組織對耒水全域採樣監測，溯源

排查。3月17日官方通報稱，鎖定污染源為位於郴州市甦仙區的良田水泥廠。該企業在拆除生產線

窯爐時，窯爐內含鉈灰塵被雨水沖刷，經雨水排放口流入外環境水體。

由於鉈污染可能導致耒水下游地區飲用水污染，事件發生後受到輿論的強烈關注。鉈是一種有毒重

金屬，易溶於水且無色無味，可通過飲水、食物、呼吸進入人體並富集，造成人體急慢性中毒。其

最直接的危害是飲水安全。

受污染的耒水是湘江最大支流，河長446千米，流域面積11770平方千米，流經多個市縣，包括郴

州市和耒陽市，至衡陽市耒河口匯入湘江，是流域地飲用水和其他用水需求的主要水源。記者梳理

發現，湖南省近年多次發生鉈污染，當地政府曾採取專項環境治理行動，但鉈污染屢禁不止，而大

部分居民對鉈污染並不知情或不太關心。

如今，耒水鉈污染事件已經過去近三個月，湖南省生態環境廳也早已宣布「耒水水質已全線恢復正

常」。5月底，作者走訪了污染源良田水泥廠以及發現鉈濃度異常的監測站附近的村落，鉈污染是

否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了影響？居民們又如何看待這次鉈污染事件？



2020年7月14日，中國湖南長沙市湘江水位下降後，船上的清潔工清理漂浮垃圾和雜物。攝：Yang Huafe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我們都不吃河裏的水，怕什麼」

三個月後，耒水鉈污染事件似乎已經被當地居民遺忘。5月底，記者來到鉈污染地耒陽，希望探尋

水污染事件給當地居民帶來了哪些影響，但所見所聞和想像中的並不完全一致。

端午節前的耒水流域下起了「龍舟雨」，河道漲水，氣溫時而驟降至十幾度，又忽而升高至近三十

度，但耒水兩岸的居民並沒有被忽高忽低的氣溫影響到心情，大部分居民都在期待着端午節那天的

龍舟比賽。

端午節前一天（5月30日），記者來到耒陽市大義鎮陶洲村，檢測到耒水河鉈濃度異常的「大河灘

地表水自動監控站」就位於該村，距離村主街約七公里。

大河灘地表水自動監控站是一處帶小院的三層高灰色建築，外觀和普通居民樓無太大區別。院內野

草瘋長，看起來無人打理。院門口的簡介牌顯示，大河灘站屬於國家水質自動監測網，位於湘江一

級支流耒水，建成於2014年，控制斷面位於耒水郴州市-衡陽市段。

監測站旁邊的村民告訴記者，站裏上班的工作人員似乎有好幾個，都是青年小夥子，平時沒什麼事

不會過來監測站。他們的手機可以直觀地監控檢測數據，如果發現異常，他們才會趕來站裏。監測

站的警示牌上目前公布的是兩名曹姓巡查員的手機號碼。

陶洲村主街掛滿了絢麗繽紛的紙雨傘，屋檐下插着各色小旗，村民齊聚在村落中心地區，為龍舟賽

做準備。這種熱鬧的場景並不常見，村裏大多數時候只有百餘老人、孩童孤守。在村民記憶中，

2000年之前，陶州仍是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多名六、七旬的老人告訴記者，小時候，他們都是到耒水河裏挑水喝。老人們記不清具體時間，在

他們模糊的印象中，水質變得渾濁是在2008年前後。從那時起，附近居民不再直接飲用耒水，從河

裏挑來的水只能用來洗衣服，「洗菜都很勉強」。

耒陽是全國百個重點產煤縣之一，作為一座典型的煤炭資源型城市，長年來，煤炭資源的開發與利

用在耒陽經濟中舉足輕重。2008年，耒陽市被列入第二批資源枯竭城市後，當地才開始重視產業轉

型，整治生態環境。

耒水變渾後，據村民們的說法，陶洲村想辦法從山上引水，建水塔、鋪水管，把山體清水引向每戶

村民的家裏，有的村民還在自家打了井，使用井水，而與陶洲村隔耒水相望的竹海村村民亦是如

此，喝井水或者山體水。



因此，當「河水有毒」的消息在網上傳播，又經過街頭巷尾的議論傳到陶洲村、竹海村的老人們耳

中時，沒有人覺得害怕，「我們都不吃河裏的水，怕什麼？」

2019年10月30日，中國耒陽縣—間房子。攝：Gerry Shih/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但老人們都記得那段時間河道上漂浮的死魚，「巴掌大，看起來是鯽魚，」一位年長村民比劃着，

「聞起來味道當然很大，死魚很腥。」

居民們對水污染的輕視潛藏着隱憂。中國生態環境部工業廢水污染控制工程技術中心研究員彭應登

接受「水瓶紀元」採訪時指出，對於沿線村民來說，由於存在就地取水的情況，村民的飲用用水未

必都取自自來水廠，但仍存在一定的接觸污染水源的風險。

6月1日，記者前往污染源良田水泥廠。這間水泥廠是如今湖南良田水泥有限公司的前身，位於郴州

市甦仙區良田鎮麥田村，成立於1987年，擁有2條日產2500噸的熟料生產線。2023年升級改造成日

產5000噸新型乾法水泥熟料生產線。

良田水泥廠大門附近的一家餐飲店老闆告訴記者，她在這裏開店已經近十年，生活用水主要是良田

鎮自來水公司的供水，日常飲用水則主要購買飲水機用的桶裝水，她從網上知道了鉈污染的消息，

但是她覺得和自己無關，並不擔心。

沿着良田水泥廠周邊的小路繼續行駛，一側是被圍牆遮擋的水泥廠，另一側是山體與農田。這條小

路勉強夠兩車並行，行駛約三公里後，一根黑色管道從小路邊突然冒出，這是水泥廠的地下管道。

記者沿小路繼續向前行駛，直至抵達水泥廠挖設的水池，看到水池附近標明：雨水排放口。

水池附近有許多水泥廠鋪設的排水管，有的水管對準水溝排放，有的水管沿着修建的水渠「暗地行

駛」，直到另一條小溪邊才露出黑色的大管排放口。記者看到，黑色水管排出的淡黃色水直接流入

小河，地圖上這條小河為名丫江，這條小河過丫江橋後再過水龔橋，進入坳上河，最後匯入耒水。

「喝了好幾天才知道有毒」

回想起鉈污染事件剛發生時的情景，小蔡依然很生氣。小蔡是耒陽人，她得知耒水被污染的消息

時，「已經遲了」，她覺得家人和親屬已經飲用過含有「鉈毒」的水了。

小蔡大部分親屬日常飲用水都經過水淨化器處理。掛在牆壁上的水淨化器是耒陽市很多居民家中必

備的小家電，但淨化器只能過濾自來水雜質，無論如何也過濾不掉「鉈」這種重金屬。

耒水鉈污染的事情曝光後，湖南省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二級研究員彭克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根

據監測結果分析，耒水流域鉈濃度異常事件主要影響耒陽市多個自來水廠的取水。而耒陽市政府官



網發布的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顯示，全市自來水用水戶數約16萬戶，供水總量

4500.89萬噸。

小蔡最為氣憤的是，為什麼剛剛檢測出耒水鉈含量超標的時候，他們作為受影響最大的居民卻一無

所知，「喝了好幾天，才知道水有毒。」

關於鉈污染的通報最早來自3月16日湖南省永興縣政府，通報稱當日20時耒水郴州—衡陽跨市斷面

大河灘地表水自動監控站數據顯示鉈濃度異常，造成跨市污染，威脅下游飲水安全。並於3月17日

啓動耒水流域（永興段）突發環境事件IV級應急響應。

2023年6月4日，中國廣西桂林市湘江的渾濁景色。攝：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但縣政府的這份通知並未在網上流傳開來，因此當鉈含量超標的河水從郴州流向耒陽時，兩地絕大

多數居民一無所知，仍正常使用來自來自耒水河的自來水。直至3月21日，一份湖南省湘衡鹽化有

限公司的通知在網上流傳，才引來網友們的熱烈關注。

湘衡鹽化有限公司的通知稱，因公司供水管網所供水源取自耒水段，接市、區兩級環保局通知，即

日起半個月耒水段水源勿用於食用、清洗食品等用途，請大家相互轉告。

通知在網上引發關注的第二天，耒陽市居民開始搶購礦泉水。

小蔡稱，她從網絡上得知消息後，立即在外賣APP下單大桶礦泉水，但商家致電回覆說，「不知道

怎麼回事，大桶水突然就被訂完了，只剩下小瓶的瓶裝水。」小蔡接連換了好幾家店，得到的結果

都是大桶飲用水已經賣光了。無奈之下，小蔡到街面上一家家店鋪詢問，最後在沒有接入外賣平台

的商店買到了桶裝水。

不少海外朋友也托小蔡幫忙搶水，大家都是從網上看到鹽化公司的通知後，才知道耒水河鉈含量超

標的事情。

談起那段時間，多名居民表示，信息到處亂飛，不知真假。小蔡的媽媽早上散步回來說，「聽說河

水有毒，喝不得。」晚上跳完廣場舞回來又說，「聽說又沒毒了，是假的。」小蔡媽媽的信息主要

來自視頻平台和身邊同伴們的說法。

托小蔡買水的同學遠在海外工作，同學勸父母不要再飲用淨化器的水，但父母沒放在心上，甚至仍

想按原計劃擺宴客酒席，直到一名親戚在家族群發話：親們，這段時間不要喝自來水，水裏毒還未

清理，現在老李都要去自來水廠值班了，兩個小時測一次，水質不合格。也少到外面去吃東西。看

到親戚的消息，同學的父母才對水污染的事認真起來。



在永興縣政府發布耒水河鉈含量異常近10天後，3月25日，小蔡不放心母親是否已經鉈中毒，帶着

母親去了衡陽市南華大學附屬南華醫院，想做一下鉈檢測。該院前身是「核工業415醫院」，醫院

門診大樓寫着：國家核應急醫學救援分隊，具有檢測人體血液中鉈含量的醫學能力。

但接診醫生拒絕了小蔡的要求。醫生說，目前此事輿論影響比較大，政府沒說可以做檢查，要等政

府統一通知後才能做這項檢查。

3月31日，事發近半個月後，湖南省生態環境廳發布公告表示「耒水水質已全線恢復正常」，各檢

測點位鉈濃度均在0.1微克/升以下，但小蔡的媽媽仍然沒能做上檢查。

鉈污染頻發

現在，那些讓人擔憂的鉈正沉積在耒水河底，大部分居民相信官方說法，「水質恢復正常，沒問題

了」。

污染發生後，湖南省生態環境廳應急中心專家熊高麗曾解釋，降「鉈毒」的方法是用高錳酸鉀和氫

氧化鈉，對鉈進行氧化，生成氫氧化鉈，這樣一來鉈溶解不了，就會沉澱下去，從而降低水中鉈的

含量。

但總有一些人不放心。在耒陽市政務中心上班的小鄭告訴記者，他在當地生態環境局上班的朋友仍

然勸說：「喝不得，最好不要喝。」小鄭說，朋友的意思是家裏淨化器淨化後的自來水最好還是不

要喝。小鄭更為謹慎，自從河裏有了「鉈毒」，他連飲水機的桶裝水也不用了，直接換成了品牌礦

泉水。

小蔡也是如此，但她跟家裏其他長輩說起注意飲水安全，五六十歲的親戚們都覺得有點小題大作，

不放在心上，「這麼多人喝呢，政府都說了沒問題了。」

但老人們或許不知道，作為有色金屬大省的湖南，曾發生過多起涉鉈環境事件。鉈主要伴生在鉛、

鋅、鐵、銅等金屬硫化礦中，這類金屬的冶煉過程容易發生鉈污染。

2024年6月25日，中國湖南湘江中部的橘子洲風景區，水位上升期間的景象。攝：Zhou Guoqiang/VCG via Getty Images

湘江流域因遍布有色金屬產業，涉鉈企業和涉鉈尾礦庫、廢棄礦山較多，2020年以來湘江幹流22個

飲用水水源地中，17個出現鉈濃度異常。據湖南省生態環境保護委員會2021年第2號文件，湘江流

域有205家涉鉈工業企業和13個涉鉈工業園區需整治。

湖南省於2022年實施了「利劍」行動以及新修訂的《工業廢水鉈污染物排放標準》，據官方數據，

治理後湘江流域重點斷面和支流平均鉈濃度持續降低，較2020年下降了50%以上。幾年專項治理雖



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於環保領域「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癥結導致污染問題屢禁不止。

直接引發此次污染的良田水泥廠位於蘇仙區，地處耒水上游，周邊與多個縣區接壤，三條主要河流

北匯耒水流入湘江。該區鉛、鋅、錫、鉬、等有色金屬儲量在全國甚至全球佔據重要位置，被稱

「有色金屬之鄉」。

良田水泥廠雖然不屬於涉鉈企業，但環保業內人士分析，其導致的鉈污染可能產生於「固廢處理」

（註：全稱固體廢棄物處理）過程。

近年來推進的「固廢處理」被認為是環保行業的重大進步。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2024年3月

發布《水泥窯協同處置固體廢物技術規範》時稱，因焚燒溫度高且穩定、有害物分解徹底、處置規

模量大、無廢渣產生等優勢可實現固廢的「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

彭應登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解釋，當地水泥企業生產中所用的原料裏，鉈元素含量往往也相

對較高。此外，近年來部分水泥廠協同處置含重金屬的工業固廢和危廢，有些礦業企業的固體廢物

含有鉈這種伴生元素，水泥窯爐殘灰中的鉈鹽含量就會很高。

另據《成都商報》報道，由於原料來源不可控，被批准做「危廢」協同處置的水泥企業比較少，大

多是協同處置普通固廢。郴州市生態環境局官網公布的一份良田水泥廠技術改造項目環境影響報告

書提到，「本項目不協同處置危廢。」

水污染雖然沒能引起當地較年長居民的重視，但耒陽市年輕居民們並未停下對水質的追問。不僅僅

是水質是否達標，不少居民擔憂，飲水問題可以花錢買品牌桶裝水解決，但對長期生活在這裏的居

民來說，日常食用的本地蔬菜和魚類是不是也會接觸河水，這些究竟還能不能吃？

關於耒水鉈污染的最後一份官方通報停留在了3月31日，由於衆所周知的媒體審查和輿論管控，有

關污染的後續報道和公共討論也已沉寂，但潛在的污染並不會就此消失。在「耒水水質已全線恢復

正常」的官宣之後，當地長年存在的重金屬污染問題，是否需要另一場環境危機才能再次引發公衆

的關注與官方的回應。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